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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品评影视品评

捕快们在土匪的刀枪下一个个倒下了。
萧羌拼尽全力杀死一个土匪，却也被身后的

吴阿来一刀刺中，他车转过身来，怒视着刀口淌
血的吴阿来，发出了一阵狂笑：“哈哈……”

大科坎战斗激烈进行的同时，遍体鳞伤的阿
勇终于赶回了府衙，签押房里，他喘息着向夏现
伦报告了情况。

夏现伦听完阿勇的诉说，猛地把拳头砸在了
案上厉声喝道：“岂有此理！快通知乐文祥军
门，点齐人马速去救人，剿匪！”

身边的书办应了一声，匆匆离去。
仍然是在府衙的签押房里，陈星聚听到这里

就明白了：“大人，这股土匪就是吴氏兄弟了。”
“就是他们。本来这股土匪出入之地就在淡

水地面，本该由淡水同知衙门剿灭，但连续两任
同知被劾，衙门主官几年缺位，本府只好亲自出
面进剿，终究是鞭长莫及，给了让他们坐大之
机。这几年他们荼毒居民，几无暇日，本府多次
派人进剿，可他们藏匿于大山之中，仗着熟悉地
形每每逃脱。这次本来是想查到他们的老巢，一
举全歼，没想到让萧捕头他……唉！”夏现伦长
叹一声又道：“现在萧捕头陷于匪巢，我……”
他有些哽咽起来。

陈星聚恨恨道：“匪患不除，民无宁日，大
人不必焦虑，下官既来淡水，自然责无旁贷，待
下官谋定剿匪良策，另寻良机与大人合力剿灭这
股土匪，救出萧捕头！”

夏现伦叹道：“现在看来，此事只好仰仗陈
大人了，本府怕是没有机会亲手抓住这伙土匪了
哇！”

陈星聚闻言一愣，不知就里：“大人？”
夏现伦不待他问就接着说道：“陈大人还不

知道，本府已接吏部电令，不日就要离台了！”
陈星聚又是一愣：“啊？这么说大人是另有

高就了？”
“什么高就！就是因为缉匪不力，导致岛内

不宁，朝中言官上书弹劾，朝廷就另派高人来
了！其实，做官与否，对我来说已经无所谓了，
就是在台这么多年没有亲手抓住吴氏兄弟，我心
不甘哪！”夏现伦说到此处，仰天长叹。

陈星聚见这位老上司此时表露出如此情状，
想做一番劝慰，却一时又不知说什么好，只好略
作沉吟后沉声道：“大人，下官不知如何劝慰大
人，所以也就不说那些没用的话了，下官只想

说，大人想做但没有做完的事还得有人做下去不
是？下官是抚番同知，缉匪捕盗本就是下官的职
责。大人请放心，下官对天发誓，一定要把萧捕
头救出来，绝不让吴家兄弟逍遥法外！”

“好！我就知道左大帅不会冒着被人说是往
台湾插手的口实派来一个酒囊饭袋！”夏现伦一
下子兴奋起来：“本府很快就走，接任的是谁我
也不知道，但是，耀堂兄是有名的实心任事之
人，台湾等着你去干的事还有很多呀！”

陈星聚急忙起身道：“大人在台日久，对全
台湾诸事自然了然于胸，眼下我管不了全台，但
是来淡水这些日子里，下官看到，由于在我之前
两任同知被罢，这里地方疏于治理，以至于民生
凋敝，乱象横生，赌坊街市林立，娼妓公开卖
笑。还有……虽然下官已从平抑米价入手，打击
了哄抬米价、造成地方混乱的不法商贩，让老百
姓暂时安定了下来，但接下来该如何把这些乱象
理出个头绪，淡水急需要我先做些什么，后做些
什么，还请大人教我！”

夏现伦见他说得恳切，忙扶他坐下道：“这
个嘛……其实你说的这些本府都知道，但是，一
是全台诸事繁杂，本府无暇顾及，再就是想等朝
廷派来能员干吏来，把这个地方彻底给治理了
啊！陈大人此次来台……”

陈星聚不待他说完就接道：“大人眼下不是
看到了？下官可不是什么能员干吏，也就是一举
人出身的微末小吏，蒙左大帅错爱，阴错阳差就
来台湾了，虽然下官在那边沿海治过几个县，和
老百姓打交道也有些许心得，但是到了这边就不
一样了，下官总不能把过去在那边用的那一套搬
到这里来吧？所以，还请大人不吝赐教！”说完
又是一揖到地。

夏现伦急忙搀住道：“陈大人过谦了，大人
军功出仕，八年仕途，五县主政，政绩卓著，所
到之处，有口皆碑，要不然怎会连年考绩皆在卓
异一档？怎会在军机处记名，擢升过海？既然大

人已经看到了淡水的诸多乱象，并着手治理，但
您要想开由乱到治之新局，本府想你应该先去拜
望一下林大全林大人！”

陈星聚一愣：“林大全大人？”
“是呀，由知府降为同知，再由同知被摘了

顶子，太冤！可是关于如何治台，林大人可是用
心了呀……”夏现伦又是一声无奈地长叹。

“就是我的前任？他不是……”陈星聚似在
自言自语。

夏现伦忽然加重了语气：“对，就是他，已
经被罢官却还在这里待着的林大全大人！”

陈星聚见夏大人如此严肃，觉得他说的这个
人一定值得自己认真对待：“啊？那下官一定前
去拜访，他现在……”

夏现伦似有些怨气：“待罪听勘！”见陈星聚
有些茫然，就又语重心长地缓缓说道：“耀堂兄
啊，你若是想在淡水有些作为，想做些对台湾老
百姓有用的事，不妨多听听他的想法，有用！不
过我可得先告诉你，这老家伙的脾气可不大好，
你要真的去拜访的话，可得小点心！”

陈星聚这回是真的有些不解了：“啊？”

初会林大全

林大全租住的民居小院此刻却是大门紧闭。
大门外，陈福提着礼品站着，陈星聚四下打量着
这座冷清的小院。小院的外面，就是横贯北台
湾、直通大海入海口的淡水河，几户民居散落在
周围，但彼此都有不短的距离，看来邻里之间来
往不多。其实，林大全之所以选择这里，就是不
想和任何人来往，并且远离衙门，用他自己的话
说，就是眼不见、心不烦。

这时的陈福已经等得有点不耐烦了：“咋回
事呀？拜帖拿进去这么长时间了还不开门，一个
待罪的官架子还不小呢！”

陈星聚低声喝道：“住口！你这孩子怎么不

留一点口德呀？以后不许这样说林大人啊！”
陈福吓得赶紧吐了一下舌头：“是，以后不

敢了！”
陈星聚却继续道：“林大人眼下虽然受了些

挫折，但他在台湾做的事老百姓有人说个‘不’
字吗？夏大人又是怎样说他的？”

陈福有些不好意思起来。
院里，简陋的客厅内，一身道装的静缘师太

正在给半躺在躺椅上的林大全把脉。她瞑目凝神
片刻，把手放开的同时道：“看看舌苔。”

林大全立即吐出了舌头。
静缘仔细看过后道：“还是虚火旺盛啊！大

人，听我一句劝，该放下的还是要放下，胃存虚
火，极易致肝郁不舒……”

林大全叹了一声道：“唉！顶子摘了，老林
认了，谁让我抚番不成，让吴阿来坐大，成了岛
内一害不说；铜锣湾又抚番不成，反啸聚山林和
官府不断结仇，再想归化就难了呀！”

静缘劝道：“说起来朝廷还真的是对大人有
些不公了，山胞野性难驯，想让他们归服王化，
本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况且在您之前不是也有
别的官员去归化他们，一样无功而返吗？可他们
却是照样做官，而大人您……唉！”

林大全见静缘为自己开脱，忙解释道：“其
实我倒不是因为做不做官而心烦，不说吴氏兄
弟，就说当年铜锣湾的当家人率众抗官，兵败战

死，这支山胞就和大清官府结下了血仇。多年来
几任同知空耗了多少人力物力，剿也剿了，抚也
抚了，然不但没有结果，反倒让他们发展成了一
支既番又匪的武装力量。老夫就任，得知他们推
举出新的长老，就派通事向这个年轻长老宣讲归
服朝廷大义，通事回来对我说他们同意归化，然
就在老夫前去接受之时，这个覃阿英却突然变
卦，竟公然……”

静缘闻听覃阿英三字却是一惊：“慢！大
人，您说覃阿……英？”

林大全也是一惊道：“怎么？师太认识此人？”
静缘点点头道：“啊，早年在庙中遇到一山

胞女子身怀六甲，来庙内求签，不料恰逢山贼入
庙行抢，虽然山贼被庙里众人合力杀退，但那孕
妇却受了惊吓而早产，孩子命大，娘亲却因血崩
命殒，临死之时将孩子托付于贫道，并给孩子起
名叫阿英，说那是她和孩子阿爸约定好给孩子起
的名字，只有孩子的阿爸知道覃阿英……”

林大全急问：“啊？后来呢？”
静缘接道：“妈祖娘娘有好生之德，让孩子

得以活命，师父慈悲，隐其真名收养于庙内，取
小名‘宝儿’。五岁时让他拜在我的门下，由我
传授其武艺；八年后，孩子渐渐长大，我也倾囊
相授一生所学。此时恰逢一山胞寻来，并道出和
孩子他娘亲同样说辞。我虽有不舍，但 庙里断
无阻其归宗之说，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这孩子的
音信了。适才听到大人说覃阿英三字，这才想起
这段旧事，大人见笑了！”

林大全拊掌惊呼：“老天爷呀！真想不到这
个覃阿英和师太还有师徒之分，早知是这……”

静缘却道：“如果真是他的话，我可是种下
孽缘了呢！这孽徒竟做了官府对头，害得大人
您……”

（未完待续）

《沧海残阳》长篇小说连载（二十五）

■余 飞

■■诗风词韵诗风词韵

■谢志刚
你背起了行囊
心已经飞向远方
那里有你的梦想
是你一生的向往
你久久地眷恋和徘徊
脸上挂满了忧伤
不舍的，是村口那棵老槐树
还有年迈的爹娘
你恋恋不舍地回望
心中有无限怅惘

难忘那支流泪的红烛，还有心爱的姑娘
日已西斜树影长长，远处又传来汽笛声响
远行的游子啊，莫再彷徨，好男儿志在四方

远

方

■竞 月
不想隔你很远，
亦不会靠你太近
当我远离，你便靠近
当我靠近，你便远离
曾经想过两朵花
相遇在一个花蒂
风吹过，我才明白
我注定与你只能是，不即不离

这就是我与你的距离，不言不语
却相逢在这个冬季，默默相望
思绪万千却只能是，无言又无语
怅怅转身，微笑，祝福，离去……

距

离

■特约撰稿人 贾 鹤
骆以军的《租书店》，让我想起了租书那

些事。
最早的之事，发生在小学，大概三十年

前，县城还是百废待兴的原始状态，仿佛一
部老电影里的剪影，一切都是灰扑扑的，小
孩子的娱乐更是约等于无。不上学的时候，
小孩子们就在街上闲晃，一晃就晃到租书摊
上。那时县城的老电影院前面经常摆着租连
环画的露天书摊，一排排连环画排在狭长的
简易木架子上，外面用张网罩住，一条木凳
配张长条桌，全部家当放在一辆架子车上就
能拉走。

图书有当时热播的连续剧《陈真》《霍元
甲》，也有公安侦破敌特系列，还有 《西游
记》《八仙过海》这些家喻户晓的神话传说，
总是让拿着仅一毛钱的我难以取舍。书摊的
主人通常是个老人，一毛钱能看一本书，我
和几个伙伴通常是一人选一本，看完自己的
书后，便趁摊主不注意在桌子下偷偷互换，
好像占了莫大的便宜。犹记得，我曾看过一
本公安破案的书，具体情节已记不得了，但
惊悚感久久凝固在心。现在那种连环画在市
面上已经很少见了，偶尔在旧书摊上看到，
倒成了触发回忆的媒介。

后来上了学，一跤跌进了言情小说的天
地，岑凯伦书中的金碧辉煌纸醉金迷看的我
脑子短路：英俊多金的少爷，貌美如花的富
家女，表哥表妹的标配；琼瑶阿姨是另一种
风格，盈盈粉泪低垂，柔情似水无限，暮暮
朝朝缠绵。那时年轻胃口好，糖再多也不嫌
腻。看书的渠道是班里只要谁拿了一本小
说，就排号看，常常一本书从班头传到班
尾。拿着书看的人时时警惕并接受盘问诘
责：看到哪了？看完没有？咋看这么慢？快
点快点，后面等着呢……

我上初中时，县城已有专门租书的小
店，我常趁放假爸妈上班没人管束时肆无忌
惮地借书。武侠小说为我打开了一扇来自江
湖的门。古龙世界的跃马江湖快意恩仇让人
血脉贲张，比如《绝代双娇》第一段让我多

年念念不忘：燕南天的绝世一剑，能分金断
发，也能在百万军中取人首级；而江枫的微
微一笑，就能粉碎万千少女的心。多么靡丽
奇绝的江湖，简直让人目眩神迷，欲罢不
能。从租书店的架子上，我看完了《风铃中
的刀声》《护花铃》《三少爷的剑》《浣花洗剑
录》，继而转战金庸的博大精深，《神雕侠
侣》让我迷恋古天乐至今，是古天乐成就了
杨过，还是一见杨过误终身？谁知道呢？也
许是庄生晓梦迷蝴蝶吧！

一般学校附近都开有租书的店面，到了
新学校，我总是最先熟悉周围的租书小店。
襄城一高出门往东三十米，路北边走上十几
个青石台阶，是个老旧的租书店，不进去几
乎看不出是个租书的，太阳在这里似乎都凉
了几度，屋子里有股苔藓的潮湿味道。破旧
的书架上凌乱地堆着旧书，像进入古董店一
般淘沙拣金。自诩看全了琼瑶全套的我，竟
然在这里发现了一本漏网之鱼《金盏花》，那
刻的惊喜，不亚于集邮成套独缺一角遍寻不
得，而又机缘巧合地刚好补齐的圆满。

大学也有图书馆，但我总觉得这就像饭
店和路边摊给我的差异，饭店固然好，环境
优雅，品类齐，但路边摊又是另外一种风
情，妖娆中有家常，粗放中有柔弱，似乎可
以折叠可以随意可以窃喜，更可以幽暗。在
郑州上学时，周末人迹寥寥的宿舍，我总会
在校门口的书店租上一两本小说，消磨漫漫
长日，似乎寂寞也像那《温柔的刀》，一点点
渗入肤发，入骨浸髓。

租书的生涯到大学时告一段落，网络的
风靡渐渐让租书店难以维系，越来越多的网
吧遍布城乡，租书的人越来越少，像我这种
爱看闲书的资深人士后来也不常去租书了，
大概从那时起，租书在我的回忆里就算断片
了。

租书那些事

■杨怡卓
一本喜爱的书就是一位良师，也是一位

可以随时向它请教的智者。
记忆中，我读的第一本课外书叫《格林

童话》，其中有一篇 《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
人》让我记忆很深。在这篇文章中，作者讲
述了美丽善良的白雪公主与恶毒继母之间发
生的曲折离奇故事……

记得那天，正当我读得津津有味的时
候，突然爸爸走了进来，微笑着对我说：“如
果你觉得好看的话，那我再给你推荐几本好
书。”

“真的吗？”我把眼睛睁得格外溜圆，半
信半疑地望着爸爸的眼睛。

“当然啦，爸爸什么时候骗过你？”
紧接着，爸爸给我推荐了四大名著和

其他一些适合我阅读的收籍。就这样，一个
暑假，我陆续读完了四大名著后，又读了

《昆虫记》《格列佛游记》。
杜甫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颜真卿也说：“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恨读
书迟。”

在平常的阅读中，若读到一些经典名
句，我就把它们一一摘抄在笔记本上，不断
反复读背，直到记住为止。当然，等到以后
再写作文时，我就会把昔日存储的这些名句
巧妙用上。时间是最好的证明，随着广泛阅
读的不断积累，我发现自己的作文水平明显
得到了大幅提升，作文多次被作为范文被语
文老师深情朗读。那一刻，我感到无比的自
豪！

在我感到孤独无聊时，在我面对诸多迷
茫时，我把时间与心灵都交给了书籍，是一
本本瑰丽神奇的书给了我另外一个精彩纷呈
的世界，不仅视野得到了拓展，而且心灵也
逐渐丰盈了许多。读一本书，就是在结交一
个知心良友，我会倍加珍惜它，因为它早已
融进我的血液里，成了我生命中不可分割的
一部分。

书，我生命的一部分

■特约撰稿人 张国绍
年轻时的老孔，是一个相当懒惰的人，

油瓶儿倒了绕着走，且大男子主义十足，过
的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

退休后的老孔仍懒得干家务，这儿歪
歪，那儿躺躺，一天到晚无所事事。然而，
架不住老伴儿没完没了的唠叨和埋怨，老孔
隔三岔五也会束上围裙、戴上袖头，不太情
愿地当一回厨子。谁知，老孔一下厨便出手
不凡，无论热炒凉拌，熬汤煲粥，样样都弄
得色香味俱佳，连当了大辈子厨娘的老伴儿
都自愧不如。

老两口儿的独生女已经出嫁了，但吃不
惯婆家饭菜，一周至少五六天跑回娘家来蹭
饭。有一回，闺女称赞完老爸的厨艺后，便
半开玩笑似的宣布说：打今儿起，咱家的厨
房由老爸全面接管，正式取消老妈的厨师资
格。老妈一听便变了脸色，怨恨道：死妮
子，真没良心，打小儿你就吃妈妈做的饭菜
才长得这么高这么大的……

闺女自知失言，赶紧过来搂住老妈的
肩，悄悄地哄劝说：老妈莫生气，闺女不是
嫌老妈做的饭菜不好吃，是心疼你哩。你里
里外外忙了大半辈子，俺老爸轻轻松松当了
大半辈子甩手掌柜，如今他退了休，也该轮
到他干点儿家务活了。

老孔一不打牌，二不下棋，没什么不良
嗜好，小试一把大获好评后，便很快爱上了
厨房。但老孔忘性大，平时在厨房里忙活
完，经常忘记关燃气阀门。老伴儿一辈子谨
小慎微，每次老孔一出厨房，她便立马进去

检查灶具，一旦发现老孔又忘了关阀门儿，
随即便绷着面孔走出来，上去便揪扯老孔的
耳朵，非要让老孔亲自去关火。后来，每逢
老伴儿满脸愠色地过来扯耳朵，老孔便一边
躲闪一边往厨房跑，嘴里还一个劲儿连连认
错：该死该死，怨我怨我……

有一次，老伴儿过生日。老孔悄悄地露
了一手，拿着劲儿擀了一回面。老伴儿一
瞧，只见面擀得薄厚均匀，切得又细又长。
她便又去揪扯老孔的耳朵，又气又恨又欣喜
地说：看看你这个老东西有多坏，看看你这
个老东西有多会装，仅仅为了偷个懒儿，几
十年一直装得那么像，这老了老了，网包抬
猪娃——蹄爪儿都露出来了。老孔说，哪里
哪里，高抬高抬，这都是现学现卖。

见老伴儿和女儿都吃得高兴，一连三
天，老孔天天都做手擀捞面。到了第四天，
老孔歪在沙发里看了半天球赛，球赛结束
后，老孔一边伸懒腰，一边冲卧室里的老伴
儿说，哎，伙计，今晌午咱吃啥饭？

老伴儿说，随便。
老孔说，要不……要不咱还吃手擀捞面？
老伴一听便极不耐烦地说，鬼白一回

中，鬼白两回还中，也不能没完没了的天天
都鬼白！老孔的脸和脖子都发了烧，他讪讪
地笑着说，那……你说……你想吃啥饭？

老伴儿说，冰箱里有腊肉，水盆里泡的
有木耳和萝卜干，昨个儿我还买回来两个笋
瓜，一会蒸点儿米，烧个木耳蛋花儿汤，炒
个酸辣笋瓜，再炒个腊肉萝卜干……

老孔不由自主地敬佩了起来，连声说，
哎呀呀，冰冻三尺，佩服佩服……

日 子

■特约撰稿人 董志强
《无名之辈》是一部非知名导演指导、非

热门IP改编、非流量明星参演的“三非”影
片。我认为，影片的成功，在于一位并不算
知名的导演和一群并不算知名的演员，用心
打动了走进影院的观众。作为一部黑色幽默
戏剧，它不仅展现了一群小人物的生活，更
通过剧情的发展展现了小人物的守护与妥协。

陈建斌饰演的主人公马先勇，一心想要
通过自己的努力去重新成为协警，寻回自己
的尊严，却忽略了本就因为母亲的死而怨恨
自己的女儿和因为截瘫而失去生活希望的妹
妹。在学校，他只是去抱怨学校没有教育好
自己的女儿，面对女儿的叛逆行为，他甚至
粗暴地当着全校人的面殴打女儿。当因为寻
找破案线索的马先勇被女儿误会时，马先勇
也并未和女儿作过多的解释。最终，当高明
的儿子为了父亲的尊严开枪打债主，女儿马
依依拦在枪前劝阻他时，马先勇毅然挺身而
出救了女儿。马先勇放下了自己曾经守护的
理想和尊严，守护了父女之间的亲情，实现
了父女的和解与妥协。

任素汐饰演的马嘉旗是高位截瘫的残疾
人，全身除了头部都不能动，就是在这样的
环境下，任素汐将自己的演技发挥到了极
致。马嘉旗对马先勇的酒后驾驶导致自己残
疾始终怨恨在心，并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
马先勇对妹妹也缺少应有的关心，将妹妹交
给并不上心的保姆，还因为十万块的房子首
付，就将妹妹许配给九孔饰演的邻居，这更
加深了马嘉旗对哥哥的怨恨和寻死的决心。

她不断地刺激闯入屋里的蠢贼胡广生和李海
根，希望可以激怒他们杀掉自己，以换取自
己生活的尊严。当她尿裤子，李海根要帮她
换尿不湿时，她拼命挣扎，也正是为了自己
最后的尊严。最终，在胡广生的帮助下，她
放下了自己的尊严，原谅了自己的哥哥，并
且重寻了生活的希望与爱情。

演员章宇饰演的蠢贼胡广生，扬言自己
幼年时打死过眼镜蛇，便始终沉浸在自己的
江湖梦里，幻想着抢劫然后做大做强。当发
现自己抢到的是假手机模型、自己被电视主
持人嘲讽以及被马嘉旗不断激怒后，他觉得
自己的尊严受到了极大地打击。最终，在雨
中，他与自己幼年的好友李海根争吵，他放
下了自己的尊严，用自己的良知给马嘉旗以
爱、温暖和生活的信心。

剧中的另一个人物就是房地产开发商高
明了，当他欠下巨款时，并没有想着跑路，
而是为了自己的尊严不顾情人的担心和劝
阻，毅然返回参加债主给他开的追悼会。当
面对为了维护自己被殴打的儿子，他毅然决
然的挺身而出。最终他放下了自己的尊严，
守护了他的父子亲情，也寻得了自己的真爱。

在这个时代，有这样一群小人物，他们
或守护爱情，或守护亲情，或守护心中理
想，或守护人间正义，所谓“真爱”，不过是
深刻理解对方的痛苦吧？

小人物的守护与妥协
——评电影《无名之辈》

■特约撰稿人 王新卫
披一身轻纱的，分明是你
朦朦胧胧，想送我，一个惊喜
林立的高楼，悄然拉上了帷幔
多情的杨柳，突然缄默不语
就连那轮如火的朝阳
也变得羞羞答答，若即若离

我痴痴地望着，不明就里
只知道，神仙的世界，是缥缈的境地

雾

■■流金岁月流金岁月

■■小荷初露小荷初露 ■■人间世相人间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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